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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小丽

前一段，一个朋友把我拉进了“红太阳公益爱心
群”。“红太阳公益爱心群”成立于2016年1月，短短
10个月，参与人数将近3000人。这是一个资助困难家
庭孩子上学、直到孩子完成学业的爱心公益团队。目
前资助的孩子最大的是郑州大学的在校生，最小的是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目前已资助19名孩子。

前几天，群里发出了要去舞阳县和郾城区农村看
望两个贫困家庭的公告，我就报了名。早上八点半从
体育场出发，有15辆车，加上孩子有60多人。我们准
备给受资助的家庭的孩子送学费和生活用品。我所在
的车上除了我和儿子，还有母子 3 人，小儿子才 3
岁，一个可爱的宝宝，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

终于抵达第一个目的地——舞阳县姜店乡董北
村。看着村里两层小楼鳞次栉比，我心想，现在农村
生活条件也好了，不会有太难过的日子了吧？我们带
着购买的礼物：大米、棉衣、糕点等，一群人浩浩荡
荡地走进了一户人家，偌大的院落有三间很旧的瓦
房，一对穿着旧棉衣的老人一脸谦恭地迎了上来。我
们把东西放到了屋里，扫了一眼房间，三间屋子连个
隔断都没有，屋里的家什很破旧。老人看着这一群衣
着光鲜的人，眼神里有感激、有卑微，又有点不知所
措。我忽然想到自己年过花甲的父母，心里一阵阵地
揪着痛。随后，爱心公益团队的队长向我们介绍了这
家人的情况：爷爷奶奶去世，父亲也早早离世，留下
母子三人。母亲精神有问题，遇到这么大的家庭变
故，更是雪上加霜，于三年前离开家，渺无音讯。孩
子的大伯大妈是心地善良的人，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
的重任。不幸的是大伯又因脑血管病三次住院。我知
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病，我的妈妈也因这种病再也离不
开轮椅。队长告诉我们，他们是第四次来这个家庭
了。第一次来看孩子时大雪纷飞，询问得知，孩子一
个礼拜的生活费40元，如果要买学习用品就饿两顿，
把钱省出来。有时在寒冬腊月里，孩子一天只吃一顿
饭，只是为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孩子宿舍里，仅有
一条薄被褥，下边是木板上铺一张凉席……说到这
里，队长堂堂五尺男儿也不由潸然泪下。我忽然懂
了，这就是公益，给最需要的人送去温暖，温暖他们
冰冷的心。

接着我们又来到第二家要看望的困难家庭，位于
郾城区新店镇张店村。进了村子，刚到胡同口，就看
到一个衣着很奇怪的女人站在泥水里。这个家庭连院
子都没有，三间盖着石棉瓦的旧房子，在左邻右舍的
两层小楼中间显得格格不入。屋里甚至没有家具，只
有一堆乡亲送的旧衣服旧鞋堆在墙角，两双旧棉被团
在床上，家徒四壁。男主人腿有残疾，衣着奇怪的女
人是女主人，精神有问题。此前，红太阳公益爱心团
队也来过这户家庭，并为这家人用铝合金玻璃封上了
窗户，让他们冬天不至于太寒冷。他们家的孩子上五
年级，从来没喝过牛奶。红太阳公益爱心团队给孩子
订了一年的牛奶。

活动结束后回到家，心仍揪着。感谢红太阳公益
爱心团队，让我能近距离走近这些家庭、这些孩子，
并感受到社会的爱心像温暖阳光一样，照亮了他们的
生活。在这个群里，我了解到，红太阳公益爱心团队
在市慈善总会设立了账户，所有一元钱至几千元的捐
助都暂存账户，定期公布，收到的每一笔善款都会用
在孩子身上。写到这里，外面冬天的冷风呼啸，我的
心却很暖。每个人心底都有善良的一面，有时候需要
给种子以土壤，给充满爱心的人以平台。让我们一起
张开翅膀，一起去撒播爱、播种希望。

我们一起播撒爱

□周桂梅

感恩节那天，纷纷扬扬的雪花落白了
地面，似乎寒气都化成了地面上一层薄
冰。

我穿着厚厚的棉衣，骑着电动车直奔
舞阳县中心医院，由于太慌张了，刚出村
就摔了一跤，幸亏穿得厚，没摔伤。中
途，为了躲避来往车辆，我又摔倒了三
次，可是我却感觉不到痛楚，爬起来继续
向前走。

终于到了医院，我奔进病房，急切地
问病床上那个面色蜡黄、看起来很憔悴的
老人：“叔，您感觉好点了吗？”老人脑袋
歪向一边，没有反应。能看出来他在用力
呼吸，很难受；再看他的手和脚，比以前
肿得更厉害了。我的心在颤抖。

老人是我的养父。多年来，我们姐妹
几个虽然都以“叔”来称呼他，但近 50
年的相依相伴，他在我们心目中，比亲生
父亲还要亲。

养父是一名老党员，一个诚实能干的

普通农民。他在生产队当过保管
员、饲养员，还做过木匠，干过泥
瓦匠。养父还是个巧手的手艺人，
编筐窝篓样样在行。他多次被评为
先进模范党员，现在已有 50 年党
龄，今年五月，政府为他颁发了一
枚金灿灿的荣誉纪念章，这是他一
生的荣耀，我们都为他而自豪。

1966 年，我的亲生父亲去世。
后来，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个和养
父组成了新的家庭。那年大姐 15
岁，二姐9岁，我只有3岁。从那时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 50 年光阴。
半个世纪来，养父用他温暖的胸怀
和大爱，与我们姐妹之间建立了超
越血缘的亲情。3 岁成为他的女
儿，在我心目中，养父比亲生父亲
还要亲。

父亲对我们姐妹几个非常好、
非常爱护。因为我的亲生父亲留下
好多债务，养父承担起替我们偿还债务
的重任。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家吃
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为
了让我们有饭吃，养父起早贪黑，把家里
的农活全都包揽下来，以多挣点工分，
多分得几十元钱，让我们姐妹几个能有
衣穿、有学上。由于父亲母亲都不识
字，所以父亲很看重有学问的人，他把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对我们
的学习很重视。

第二年，养父的亲生女儿降临人世。
四妹从小就体弱多病，这个家的负担更沉
重了。为了供我们姐妹几个上学，给我们
生活费用和学杂费，父亲无怨无悔地在地
里劳作，吃的是红薯汤和黑窝窝头。可
是，只要看到我们在读书学习，他沧桑的
脸上就会堆满笑容，干起活儿来更有劲
了。

一晃近50年过去了，养父已经85岁
了，疾病缠身。可怜的养父，为养育我们
姐妹几个，奔波操劳了一辈子，一生没有
享过一天清福。他为我们付出得太多，我
们应该报答他的养育之恩。我们的母亲已
经去世了，养父在一天，我们就有一个

“娘家”，如果他不在了，我们就再也没有
娘家了。

从今年 7 月开始，养父三次住进医
院，我们姐妹几个轮流伺候他。养父患的

是肺腺癌，已扩散，心脏萎缩，胸腔积
水，在医院输着氧气，靠打止疼针和强心
剂减少痛苦。养父大小便已不能自理，我
们要给他擦屎刮尿。想起养父当年为我们
的付出，我们现在对养父的照顾，也是在
回报他的养育之恩。

这天，当我冒雪赶到医院，二姐说，
这两天父亲茶水未进，喉咙也发不出声音
了。我知道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前几
天，医生告诉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病
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喘不过来气的情
况，你们要寸步不离地守着他，免得有遗
憾。

前几天，一位同病房的陪护说，你父
亲的病再治疗也没啥效果，你们姐妹也尽
力了，花钱治不好病，何不放弃治疗？可
是，我们无法面对养父痛苦的呻吟。父亲
咽不下饭，我们就用针管往他嘴里滴水；
父亲不会翻身，我们就帮他挪动身子。可
怜的父亲！只要您还有一口气，我们就不
离不弃，陪伴在您左右。我们永远也不会
割舍这份亲情，因为 50 年的相伴，您的
大爱在我们内心闪光。

父亲！此时，我们不知道拿什么来温
暖您被病痛折磨的心！无论再忙，我们都
愿意伺候您、孝敬您。即使是有一天，我
们不得不别离，我也愿您带着微笑走进另
一个世界。

我与养父的半世纪亲情

□陈三莹

这些年一直在城市生活，可是，农村
老家却是我的牵挂。多少次梦回田园，梦
到在家乡土地上不停劳作的父母。

今年秋收，玉米倒伏了，不能用机器
收割。父亲托人买了个能戴在头上的灯，
没日没夜地掰玉米，甚至掰到夜里零点，
直到头灯没电了，他才收工回家。

我们姐妹非常心疼父亲，也常抽空回
家帮忙。看孩子们跟着劳作太辛苦，父亲
又心疼起我们。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种这十
来亩地很吃力，但嘴上总是说，其实我一
个人也能把活干完。言语中，我深深体会

到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对这片土地的深
情。

我也是。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娃，在父母的

艰辛劳作中长大。麦收农忙时，一家五口
人天不亮就下地割麦子。爸爸早早起来磨
镰刀，五把，一把都不会少，即使镰刀对
我们姐妹三个来说还有点不好控制，也被
要求下地干活。那时，我们几个不觉得干
农活是辛苦的事。现在想来，留在记忆里
的都是一家五口人快乐的幸福时光，姐妹
仨听着父母讲的各种趣事、笑话、故事，
偶尔来个劳动比赛，欢声笑语中，我们很
累也很幸福。记得那些年玉米丰收时，在
院里堆了一大堆，要一穗一穗把皮剥掉才
能晒。月光下，一家人围着玉米堆，边干
活听着父母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夜深
了，我们都睡觉去了，只有爸爸一个人还
在剥。往往第二天早上起来，玉米已被剥
了一大半——爸爸一直干到凌晨。

爸妈不怕累，那时他们年轻。爸爸是
睿智的。不要小瞧农活的技术含量，爸爸
能在劳动的细节中加入一些小智慧，让劳
动变得轻松和便捷，我很佩服他，觉得他
无所不能，愿意听他指挥，按他的吩咐去
做。

后来，我离家到城里上学、上班，我
们姐妹都成家立业，离开了农村。父母老
了，干地里活似乎有点吃力，尤其是在妈
妈患糖尿病之后，我们不想让她再下地干
活，但她心疼爸爸，总要去地里帮忙。我
们姐妹忙于工作和孩子，只能偶尔回家。
爸爸口头上说，你们忙你们的，我一个人
就可以，其实农忙时他还是希望我们出
现。我们一次又一次劝爸爸把地转让给别
人，他总是舍不得，他们和土地打了一辈
子交道啊！

今年秋收，我和二姐回家时，父亲已
经把玉米掰完，玉米粒也脱一半了，七十
多岁的奶奶在旁边帮他。我们到家时父亲
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我和二姐把玉
米穗挪到院子里，把剥掉籽的玉米穗子拨
到一个旧床单上，拉着床单的两头，拖出
院子倒掉。姐比我有经验，跟我说怎么做
才省力气。爸爸听到响动起床了，给我俩
帮忙，我们姐妹俩的快节奏他明显跟不
上，干脆放弃了。

在我俩帮助下，玉米粒很快脱完了，
穗子也全挪走了。爸爸感慨道：“以前，
总觉得孩子们啥事儿都做不好，现在，我
干活竟跟不上孩子的步伐了，我不得不服
老咯！”言语中有无奈，更多的是自豪。

离不开的田园

本文作者（右一）和二姐在照顾病中的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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